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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
探索新闻背后的故事

普通棋牌室变身“神秘赌场”

赵某，女，51 岁，两年多前，她和丈

夫胡某在合肥盘下一个店并开起了会

所。一开始，他们准备用会所做彩票生

意，但很快发现生意惨淡。1个多月后，

因她喜欢打麻将赌钱，于是夫妻俩决定利

用会所开棋牌室，赚点抽头渔利。2012

年上半年，赵某和黄某等人决定，在会所

里开赌场。

随后，赵某和黄某等人包下了会所的包

厢，并每天从抽头渔利中拿出2000元作为

“包厢费”支付给胡某，从今年3月起，“包厢

费”涨至4000元/天。

每天输赢总额均超百万元

据了解，该赌场以麻将、扑克牌为赌具，

采用合肥麻将和“拱猪”为赌博方式聚赌，以

短信、电话等方式邀约参赌人员到赌场进行

赌博。为了聚集更多的参赌人员，最大限度

地获取暴利，黄某等人此后又确立了贺某等

数人为赌场“股东”。

为逃避打击，赌资全由赌场提供的筹码

代替，赌博结束后，由赌场分别和输赢双方

结账。

从去年12月14日至今年5月6日，该赌

场输赢总额高达3亿元人民币，赌场每天的

输赢均在百万元以上，每天抽取的“水钱”从

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在此期间，赌场麻

将和“拱猪”总抽水已达到1710多万元。

女股东除了在医院，就在赌场

据了解，作为赌场“股东”和发起人的赵某

因喜欢赌博与他人合伙在会所开起了赌场，据

她交代，除了去医院看病的时间，她基本上天

天在赌场，只要赌钱差人，她就会“上场”。

她不仅将丈夫胡某拉下水，还使自己的

儿子胡某某“深陷泥潭”。因邀集一参赌人

员到赌场参赌且赌博数额巨大，胡某某也被

赌场确定为“股东”。今年5月，赵某一家三

口和黄某等人先后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公

安机关抓获。 何诉 记者 马冰璐

曾拎着刀要砍父亲；一双儿女均已不认他

拾荒人刘明奎的暴力悲剧

棋牌会所升级赌场，股东4个多月“抽水”1700万
主要玩合肥麻将和“拱猪”，每天输赢总额均达上百万

为获取抽头渔利，6位“股
东”花费巨资包下会所包厢开
赌场，短短4个多月输赢总额
高达3亿元。好赌女子自己入
股该赌场不算，还将丈夫和儿
子拉下水。昨日，记者获悉，
犯罪嫌疑人赵某、黄某等14人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移送庐阳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9月4日晚上8时许，合

肥警方陆续接到报警，合肥

市站前路、火车站广场、淮

河路步行街等地，先后发生

4起持刀伤人事件，其中 3

名伤者为流浪无家可归人

员，致一人重伤。

新闻回顾

年逾七旬的丁桂兰年逾七旬的丁桂兰（（化名化名））
再见儿子时再见儿子时，，竟然是在报纸上竟然是在报纸上
————4646岁的刘明奎一本正经岁的刘明奎一本正经
地坐在审讯室内地坐在审讯室内，，戴着手铐戴着手铐，，脸脸
颊又消瘦了不少颊又消瘦了不少。。

““我的奎啊我的奎啊，，你怎么又闯祸你怎么又闯祸
了了！”！”丁桂兰差点哭出了声丁桂兰差点哭出了声。。大大
字不识的她央求着报摊老板读字不识的她央求着报摊老板读
给他听给他听，，听到一半听到一半，，泪水涟涟泪水涟涟。。

震惊省城的震惊省城的““99··44血案血案””嫌嫌
疑人刘明奎成功落网疑人刘明奎成功落网，“，“戒狠先戒狠先
解恨解恨，，解恨先戒狠解恨先戒狠”，”，为了还原为了还原
他的生活轨迹和历程他的生活轨迹和历程，，记者辗记者辗
转找到了刘明奎的老家转找到了刘明奎的老家———淮—淮
南市大通区洛河镇某偏僻村南市大通区洛河镇某偏僻村
庄庄。。

在狭窄的乡村小路上，村民对刘明奎并

不陌生，“他早不在家了。”

最终，记者见到了刚从田地里走出

的其母丁桂兰，老人家迈着小脚，将记者

带到一处低矮的瓦房前，此处荒草丛生，

灰砖毛坯房只完成了一层，有的裂缝大

的都能伸进手掌。

“这是我儿的家，我都记不清多久没

住过人了。”丁桂兰一脚踹开大门，潮湿

泛着霉味迎面而来。

三个屋内，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一

床褥子，没有任何电器，四周挂满了蜘蛛网。

刘明奎是家中长子，母亲说刘明奎

的变化源于16岁那年的一次务工。

“那时在村庄旁边的工地干活，一个

管事的人说了他几句，让他不要混饭吃，

要干活！”丁桂兰说，这一句责备让自尊

心强、内心敏感脆弱的儿子性情大变。

性情大变源于一句责备？

郁郁寡欢的刘明奎断绝了与外界的

来往，不再干活。

母亲还记得，有时儿子一时气急，就

拎着棒槌敲砍门前的大树，“边砍，边叫

唤：‘我搞不过人家啊’、‘谁让我搞不过

你’……”时间一长，刘明奎的性情渐渐

孤僻狂躁，同村人避之不及。

“有时整天傻傻地笑。”家人曾领他

去医院进行过检查，稍微有些好转。

此后，丁桂兰给儿子张罗了一门婚

事，盖起了眼前这座瓦房。

“媳妇在生了两个娃后，经常跟儿子

吵架，之后就跑了，再也没回来过。”丁桂

兰说，从那以后，儿子总往外面跑，“一跑

就是半个多月。”

至于刘明奎在外面干什么，母亲丁

桂兰从来不知道，跟儿子最后一次见面，

是今年的正月。

气急败坏时就以砍树发泄

在外过完年的刘明奎回到家后，也

没有与父母来往，一个人在破旧的屋里

睡了几天。

之后，一场争执又彻底激化了父子

之间的矛盾，刘明奎的老父亲实在见不

惯儿子每天无所事事，就多说了几句，然

而刘明奎竟拎着一把刀，跑到老父家中

扬言要砍人，之后愤愤不平离开家，不知

去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家奎是出了

什么事情。”丁桂兰老人说，她昨日上午在

集市上遇到熟人，对方告诉他，明奎出事

了，在合肥弄伤了几个人，已经被抓了！

丁桂兰大脑一片空白，急忙跑到报

摊，找到那份印有儿子受审时的大幅照

片，央求老板逐句念出所有文字，“念到

一半，我心都在滴血，我在想，这还是我

的儿吗？”

丁桂兰说，儿子也曾因打人被公安机

关处理过，她至今还为儿子偏袒，“是别人

先打明奎，明奎还手把对方打伤了。”

突闻血案，老母哭诉“这还是我的儿吗？”

“他心里有一口气憋着
就要放出来”

在外漂泊流浪的20多年，刘明奎抛下的

一对儿女如今也长大成年，“他们怪我，说我

当年没管住他爸，才有了现在的局面。”丁桂

兰说，眼瞅着孙子都快娶亲，可当对象一听说

这个贫困家庭变故时，都摇头回绝了这门亲

事。时间久了，连子女都不认刘明奎了。

“要怪，就怪我命不好，养了这么一个儿

子。”丁桂兰不停哭诉。“他心里有一口气憋

着，就要放出来。”

丁桂兰的老伴也已经70岁了，在凤台县

一家窑厂烧窑，暂时不知儿子在外伤人的事

情——他甚至都记不清儿子样子了。

“明奎不争气，毁了我们全家，我再也不

想见到他了。”说完这话时，母亲丁桂兰的眼

圈变红，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儿。

审讯中，刘明奎交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混迹在合肥，主要在瑶海公园和火车站附近

逗留，靠拾荒捡破烂为生。

一排待拆的房屋，就是刘明奎的临时住

所，有时靠砸点铁块，卖钱换点钱花。

9月4日夜里，一次喝酒发生争执，生闷

气的刘明奎拎着那把单刃刀漫无目的行走，

他这次，不再像过去将宣泄的对象指向大树，

而是冷血地换成了“人”。

星级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